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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信
恩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生
，
高
雄
醫
學
大
學
醫
學
系
畢
業
。
曾
任
花
蓮
門
諾
醫
院
外
科
部
住

院
醫
師
，
現
服
役
中
。
曾
獲
聯
合
報
文
學
獎
、
時
報
文
學
獎
、
梁
實
秋
文
學
獎
、
全
球
華
文
青
年

文
學
獎
等
獎
項
，
並
入
選
年
度
散
文
選
。

接
獲
得
獎
通
知
的
隔
天
，
來
不
及
和
朋
友
分
享
喜
悅
，
我
就
剃

髮
，
著
上
迷
彩
衣
，
每
天
過
著
講
究
棉
被
摺
線
、
唱
軍
紀
歌
、
喊
著

雄
壯
威
武
嚴
肅
剛
直
的
日
子
。

剛
入
伍
那
陣
子
，
心
情
不
免
沉
重
，
但
想
起
得
獎
，
好
像
就
能

忽
略
、
釋
放
一
些
枯
燥
的
情
緒
。
或
許
是
這
獎
項
給
我
的
額
外
意

義
。

謝
謝
評
審
，
謝
謝
自
由
副
刊
編
輯
群
，
謝
謝
身
邊
每
一
位
鼓
勵

我
寫
作
的
朋
友
。

得
獎
感
言
：

作
品
：
蟬
　
得
獎
者
：
黃
信
恩

三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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蟬
入
夏
以
來
，
公
園
裡
的
蟬
，
聲
帶
就
特
別
亢
奮
，
樹
叢
彷
彿
長
滿
了
喉
嚨
。
唧
唧
，
唧
唧
，
仔
細
聽
會
發
現
牠

們
不
是
盲
目
地
叫
，
似
乎
是
理
智
的
，
懂
得
一
些
秩
序
，
聲
音
有
嘹
亮
、
有
深
沉
、
有
悽
厲
，
輪
班
似
地
。
有
時
還

會
齊
聲
嗡
鳴
，
像
一
場
雷
，
帶
著
一
點
悲
壯
。

這
個
夏
季
，
為
了
準
備
七
月
底
的
高
等
考
試
，
幾
天
前
我
在
社
區
租
賃
一
層
公
寓
，
單
純
想
要
靜
下
心
來
念

書
。
因
為
氣
候
炎
熱
，
我
選
擇
一
間
較
為
陰
涼
的
房
間
，
每
天
將
自
己
關
在
裡
頭
，
像
是
一
種
蟄
伏
，
日
與
夜
失
去

了
意
義
。

直
到
第
四
天
，
我
才
知
道
住
我
對
面
的
是
一
位
外
國
人
，
鬍
渣
與
亂
髮
，
白
色
Ｔ
恤
與
深
藍
破
牛
仔
褲
，
有
些

隨
性
。
為
了
準
備
考
試
，
我
並
不
打
算
進
一
步
認
識
他
。
我
們
就
在
離
地
同
一
高
度
的
同
座
建
築
裡
，
隔
著
一
個
樓

梯
轉
角
，
暗
地
而
神
祕
地
生
活
，
互
不
往
來
一
星
期
。

有
天
中
午
買
飯
回
家
途
中
，
我
發
現
他
立
在
一
棵
大
樹
下
，
仰
起
頭
來
，
一
動
也
不
動
，
似
乎
樹
梢
正
上
演
一

齣
充
滿
張
力
的
戲
劇
，
讓
他
投
予
如
此
虔
誠
的
眼
神
。

我
終
究
抵
擋
不
住
好
奇
，
湊
近
將
頭
仰
起
，
然
而
什
麼
也
無
察
覺
，
只
感
到
蟬
聲
聒
噪
。
他
見
我
來
，
便
熱
心

對
著
頂
上
枝
椏
指
指
點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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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C
icad

a

」
，
他
說
。
但
見
我
一
臉
疑
惑
，
便
伸
起
雙
臂
做
振
翅
貌
，
鬼
叫
了
幾
聲
，
我
這
才
意
會
到
他
正
在

觀
察
蟬
。

交
談
一
會
，
我
終
於
知
道
他
叫
班
尼
狄
，
來
自
威
斯
康
辛
州
。
從
小
就
對
昆
蟲
有
一
種
特
殊
的
情
感
，
喜
歡
近

距
離
接
觸
節
肢
動
物
，
或
撫
弄
，
或
製
作
標
本
，
或
攝
影
，
算
是
一
種
極
度
迷
戀
，
全
然
的
成
癮
。

在
綱
目
繁
雜
的
節
肢
世
界
裡
，
他
熱
衷
於
蟬
。
從
小
，
對
於
一
隻
毫
不
起
眼
、
卻
能
裝
載
一
只
巨
大
喉
嚨
的

蟬
，
他
總
感
到
詫
異
，
好
像
有
個
比
麥
克
風
更
精
確
聰
明
的
結
構
，
深
植
其
中
。
而
這
股
熱
情
從
不
滅
卻
，
至
今
他

仍
對
蟬
存
有
探
索
的
衝
動
。

往
後
幾
天
，
我
陸
陸
續
續
在
樹
下
遇
見
他
，
同
樣
的
動
作
，
同
樣
的
眼
神
，
同
樣
的
等
待
。
我
替
他
取
了
綽
號

「C
icad

a m
an

」
（
蟬
人
）
，
他
燦
爛
地
笑
，
好
像
這
是
有
生
以
來
，
最
光
榮
的
一
刻
。
或
許
是
終
於
等
到
一
位
陌

生
異
國
路
人
，
領
略
了
這
份
執
著
，
並
願
意
聽
他
細
數
蟬
的
種
種
。

　
　
　
　●

班
尼
狄
來
台
灣
近
半
年
，
卻
換
過
數
個
工
作
。
當
初
是
要
教
英
文
，
因
為
個
性
過
分
率
性
，
常
讓
課
堂
開
天

窗
，
或
無
準
備
任
何
講
義
，
甚
至
高
頻
率
假
借
戶
外
教
學
之
名
，
行
捕
蟲
之
實
。
加
上
完
全
不
懂
中
文
，
因
此
試
教

幾
週
後
便
被
迫
離
職
。

但
當
我
問
起
班
尼
狄
這
些
事
時
，
他
卻
很
快
樂
，
有
種
解
脫
放
空
後
的
浮
升
感
。
好
像
他
的
生
命
任
務
簡
單
而

純
粹
，
不
過
幾
隻
昆
蟲
、
幾
場
球
賽
、
幾
瓶
威
士
忌
就
夠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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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天
午
後
，
天
陰
欲
雨
，
城
市
悶
熱
無
風
，
讓
人
慵
懶
乏
力
，
無
任
何
念
書
的
想
望
。
我
索
性
穿
著
內
衣
與
花

色
四
角
內
褲
坐
在
陽
台
發
呆
，
恰
被
班
尼
狄
撞
見
。
他
說
前
天
美
國
朋
友
寄
來
一
捲
影
片
給
他
，
有
關
蟬
大
規
模
入

侵
北
美
的
紀
錄
片
。

我
半
信
半
疑
來
到
他
的
住
處
，
像
遊
民
收
容
所
，
客
廳
一
片
狼
籍
，
幾
片
乾
癟
的
蟬
殼
散
落
在
桌
角
，
一
些
疑

似
觸
鬚
、
昆
蟲
腳
的
碎
屑
俯
拾
即
是
，
牆
上
還
有
一
群
紅
螞
蟻
緊
密
列
隊
行
進
著
。
他
從
冰
箱
取
出
一
包
冰
塊
、
幾

瓶
罐
裝
海
尼
根
招
待
我
，
用
很
神
祕
的
口
吻
告
訴
我
：
史
上
最
壯
觀
的
蟬
群
，
即
將
爆
發
。
說
完
，
便
抽
起
一
根
大

衛
杜
夫
。

這
是
關
於
棲
息
美
國
中
部
一
種
名
「
十
三
代
蟬
」
（B

rood X
III cicada

）
的
寫
真
。
影
片
開
始
於
一
個
漆
黑
的

暖
春
夜
晚
，
一
群
在
北
美
洲
地
底
蜷
居
十
七
年
的
幼
蟬
，
開
始
攢
動
，
破
土
而
出
。
我
向
班
尼
狄
確
認
十
七
年
有
無

聽
誤
，
他
相
當
肯
定
地
說
：
「sev

enteen!
」

十
七
年
，
一
段
奢
侈
而
昂
貴
的
時
光
，
竟
埋
伏
於
幽
幽
地
底
，
我
為
蟬
兒
感
到
惋
惜
。
旁
白
繼
續
介
紹
這
群

蟬
的
生
活
史
，
這
十
七
年
，
牠
們
仰
賴
樹
根
的
汁
液
生
存
，
不
斷
榨
取
，
不
斷
肥
美
。
算
準
十
七
年
後
，
牠
們
一

旦
偵
測
到
地
表
溫
度
升
高
，
便
大
規
模
攢
出
。
旁
白
敘
述
相
當
生
動
，
他
用
了
一
些
誇
張
的
字
眼
，
比
如
「trillion

（
兆
）
」
、
「insect outb

reak

（
昆
蟲
暴
動
）
」
等
，
彷
彿
蟬
群
即
將
湮
滅
一
座
小
鎮
。

十
七
年
的
修
煉
，
聽
來
該
有
些
沉
著
的
外
貌
，
但
這
些
幼
蟬
長
相
頗
為
噁
心
，
棕
黑
體
表
肚
腹
分
節
，
像
蟑

螂
。
在
這
場
夜
裡
，
牠
們
不
眠
不
休
地
往
樹
枝
爬
行
，
尋
找
一
個
處
所
穩
定
固
著
，
趕
在
黎
明
前
，
完
成
羽
化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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蟲
。

然
後
，
只
有
一
個
目
的─

─

生
殖
。

此
後
，
蟬
群
竭
力
嘶
鳴
，
毫
無
保
留
。
彷
彿
十
七
年
的
地
底
能
量
都
化
為
聲
能
，
突
破
重
圍
，
穿
越
叢
林
。
旁

白
幽
默
地
說
，
這
些
蟬
會
表
演
神
風
敢
死
隊
的
特
技
（kam

ikaze-like stunt

）
，
轟
炸
（div

e-b
om

b

）
樹
下
行
經
的

路
人
。
這
兩
個
傳
神
的
字
眼
，
足
足
讓
班
尼
狄
笑
了
一
分
鐘
。
我
則
經
他
解
釋
後
，
晚
半
拍
大
笑
；
接
著
旁
白
用
帶

著
邪
惡
的
口
吻
說
：
「
將
在
田
園
上
空
見
到
一
場
盛
大
的
群
體
狂
熱
交
配
（a sw

arm
 of m

ating
 frenzy

）
。
」
其

中
，
這
個
「frenzy

」
被
念
得
有
些
猥
褻
，
感
覺
旁
白
張
開
大
口
，
顯
露
獠
牙
，
嘴
角
微
揚
地
發
音
著
。

然
而
任
務
未
了
，
母
蟬
開
始
尋
找
樹
幹
縫
隙
，
將
蟲
卵
安
置
其
間
。
幾
個
禮
拜
後
，
牠
們
都
化
為
地
上
的
空

殼
，
一
種
壯
觀
的
集
體
死
法
。
算
一
算
，
只
有
三
十
天
左
右
的
陸
地
時
光
。
拍
攝
者
似
乎
懂
得
觀
眾
此
刻
的
心
態
，

將
鏡
頭
從
地
表
移
至
樹
上
，
帶
出
一
記
光
明
的
希
望
。
幾
隻
白
嫩
幼
蟲
正
蠢
動
著
，
一
不
小
心
便
從
樹
上
墜
落
，
然

後
就
攢
進
土
裡
，
等
著
下
一
個
十
七
年
才
會
再
出
土
，
繁
衍
下
個
世
代
。

　
　
　
　●

那
天
後
來
班
尼
狄
花
了
一
整
個
下
午
，
向
我
解
釋
蟬
以
「
質
數
」
為
生
命
週
期
的
有
趣
現
象
，
譬
如
十
三
與

十
七
；
並
告
訴
我
，
今
年
六
月
中
旬
，
十
三
代
蟬
才
剛
出
沒
於
芝
加
哥
市
郊
村
莊
，
至
今
仍
未
完
全
死
去
，
可
惜
人

在
台
灣
的
他
未
能
親
眼
目
睹
。
二○

○

四
年
，
也
有
一
批
名
十
代
蟬
（B

rood
 X

 cicad
a

）
的
蟬
湧
出
地
底
，
在
北

美
造
成
轟
動
。
那
年
他
親
眼
目
擊
一
種
浩
大
的
無
盡
攢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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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就
像
剛
下
飛
機
，
初
抵
台
北
一
樣
！
」
班
尼
狄
用
了
一
句
令
人
費
解
的
話
，
闡
釋
他
所
見
證
的
昆
蟲
大
軍
。

接
著
以
一
種
玩
笑
的
口
吻
，
解
釋
當
初
入
境
台
灣
後
，
便
搭
乘
一
輛
計
程
車
進
城
。
這
倉
促
的
印
象
，
竟
成
了
深
遠

的
記
憶
，
他
感
到
台
灣
是
座
有
蟬
性
的
島
國
（cicad

a islan
d

）
。
我
問
為
什
麼
，
他
開
始
敘
述
他
所
認
識
的
台
北

街
頭
：
高
分
貝
的
噪
音
、
機
車
穿
行
於
兩
公
車
之
間
、
人
群
不
斷
從
地
底
捷
運
站
冒
出
…
…
一
個
月
後
他
遷
居
高

雄
，
卻
發
現
這
城
市
因
為
捷
運
施
工
，
道
路
碎
裂
，
秩
序
肢
解
了
。
不
但
如
此
，
機
車
騎
士
像
簽
訂
了
密
約
，
集
體

對
抗
交
警
，
任
意
違
規
繞
鑽
。
南
北
兩
城
，
彷
彿
喋
喋
不
休
的
蟬
世
界
，
關
於
無
時
無
刻
的
嘶
叫
，
終
年
不
休
的
攢

動
。

我
點
頭
，
冷
冷
稱
讚
班
尼
狄
豐
沛
的
想
像
，
但
心
中
卻
生
氣
。
其
實
，
我
並
不
喜
歡
外
國
客
以
偏
執
的
負
面
觀

感
認
識
台
灣
。
台
灣
有
引
以
為
傲
的
小
吃
、
山
海
風
光
，
為
何
都
不
提
？

班
尼
狄
延
續
了
話
題
，
說
台
灣
人
也
有
蟬
性
（cicad

a p
erson

ality

）
。
這
讓
我
更
好
奇
，
卻
又
隱
約
感
受
裡

頭
夾
含
的
諷
刺
。
不
過
聽
完
，
我
放
心
了
。
他
將
台
灣
人
定
義
為
挖
掘
雪
山
隧
道
的
工
人
，
對
台
灣
的
啟
蒙
來
自
二

○
○

六
年
的D

iscov
ery

頻
道
，
一
條
被
列
為
建
築
奇
觀
的
隧
道
。

十
五
年
。
整
整
十
五
年
，
只
為1

2
.9

公
里
的
路
程
，
世
紀
最
艱
辛
的
一
段
路
。
班
尼
狄
記
憶
猶
新
地
說
，
彷
彿

能
感
受
當
初
他
一
臉
瞠
目
結
舌
的
樣
貌
。

我
突
然
想
起
那
幅
新
聞
畫
面
：
一
群
人
立
於
台
上
，
頭
戴
工
程
用
黃
色
安
全
帽
，
排
列
展
開
。
整
整
十
五
年
，

就
等
通
車
那
一
刻
的
鎂
光
燈
聚
焦
，
剪
綵
，
掌
聲
，
然
後
在
世
代
的
集
體
記
憶
裡
逐
日
淡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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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像
十
三
代
蟬
，
整
整
十
七
年
，
只
為
三
十
天
的
透
氣
。
班
尼
狄
說
。

那
天
回
家
後
，
我
突
然
發
現
一
種
從
未
注
意
過
的
荒
謬
。
面
對
滿
書
櫃
的
原
文
書
，
大
學
加
實
習
共
七
年
的
光

陰
，
我
就
等
著
四
份
考
卷
，
總
計
八
小
時
的
考
試
時
光
。
僅
為
一
只
證
照
。

八
小
時
之
於
七
年
，
一
個
微
乎
其
微
的
比
例
。
這
數
據
讓
我
發
現
自
己
也
有
著cicada

的
特
質
。

但
不
只
我
，
每
年
夏
季
，
台
灣
空
氣
裡
便
瀰
漫
考
試
的
悶
熱
與
酸
腐
。
這
制
度
從
未
衰
退
，
顯
然
人
們
仍
有
熱

情
，
在
多
年
埋
首
蟄
伏
以
後
，
選
擇
關
鍵
一
刻
奮
力
反
撲
。

然
後
呢
？
為
了
求
偶
與
生
殖
嗎
？
其
實
觀
賞
完
影
片
後
，
我
一
直
想
著
一
件
事
，
關
於
一
生
只
做
一
件
叫
「
生

殖
」
的
事
。

當
人
們
謀
求
一
張
認
可
的
執
照
，
是
否
也
是
一
種
求
偶
的
手
段
？
給
了
我
答
案
的
是
好
友
小
鈞
。
當
年
他
考
取

北
部
一
所
出
色
的
國
立
大
學
，
與
資
訊
相
關
的
科
系
。
就
在
大
二
那
年
，
他
交
了
女
朋
友
。
一
年
半
後
，
女
友
跟
著

一
位
醫
學
系
學
長
跑
了
。

小
鈞
感
到
前
所
未
見
的
貧
窮
，
好
像
有
些
生
命
中
的
重
大
資
產
，
就
在
一
夕
間
被
奪
去
了
，
包
括
他
自
豪
的
外

貌
與
體
格
、
信
心
的
口
氣
、
順
遂
的
人
生
。
於
是
他
休
學
，
躲
進
不
見
天
日
的
重
考
班
，
只
為
考
取
醫
學
系
，
數
年

後
要
取
得
醫
師
執
照
。

他
向
我
解
釋
，
做
下
如
此
決
定
並
非
想
挽
留
什
麼
，
也
不
是
想
向
女
友
證
明
什
麼
。
但
身
為
旁
觀
者
的
我
，
似

乎
感
受
到
背
後
躲
藏
的
那
股
驅
策
力
，
或
許
仍
與
求
偶
的
本
性
有
些
關
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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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後
，
蟬
與
高
等
考
試
看
似
兩
碼
子
事
，
卻
在
我
腦
中
產
生
一
種
互
為
借
代
的
關
係
。
唧
唧
，
唧
唧
。
我
再
次

側
耳
聆
聽
，
好
像
牠
們
想
發
出
「
金
金
，
金
金
」
，
卻
說
不
出
一
句
完
整
的
「
金
榜
題
名
」
。
我
總
在
蟬
聲
中
醒

來
，
除
了
頁
數
有
些
動
靜
，
生
活
裡
的
一
切
幾
乎
原
封
不
動
，
像
被
一
枚
巨
大
的
蛹
牢
牢
包
鎖
，
全
都
靜
止
了
。

甚
至
，
我
極
少
再
去
找
班
尼
狄
。
不
過
卻
在
他
家
門
口
看
見
一
疊
英
文
報
紙
，
全
是
徵
才
啟
事
與
廣
告
版
。
並

且
，
逐
日
堆
高
。

有
天
清
晨
五
點
半
，
我
起
得
特
早
，
滿
城
早
已
被
光
線
交
錯
著
。
我
在
小
陽
台
晾
起
昨
晚
洗
滌
的
衣
物
，
無
意

間
看
見
步
態
搖
晃
的
班
尼
狄
，
恍
惚
拿
起
門
鎖
開
啟
公
寓
大
門
，
臉
上
遺
留
縱
酒
的
痕
跡
。

隔
了
三
天
我
才
知
道
，
那
天
因
為
求
職
失
敗
，
他
找
了
幾
位
一
起
踢
過
足
球
的
洋
人
朋
友
，
不
是
借
酒
澆
愁
，

而
是
慶
祝
一
段
噩
夢
終
於
揮
別
，
慶
祝
即
將
來
臨
的
新
鮮
空
氣
。
我
記
得
，
他
是
用
「carn

iv
al

（
狂
歡
節
）
」
這

個
字
眼
，
向
我
形
容
那
天
的
酒
館
記
事
。

那
不
過
是
一
種
苦
中
作
樂
。
我
總
認
為
，
他
仍
存
著
困
惑
與
迷
失
，
只
是
從
未
在
我
面
前
洩
露
過
任
何
線
索
。

但
也
或
許
是
我
從
未
理
解
過
他
，
至
少
對
於
蟬
的
那
份
癡
情
，
我
始
終
無
法
明
白
。

往
後
我
真
進
入
閉
關
狀
態
，
蟬
聲
突
然
消
失
了
，
但
我
分
不
清
是
時
令
已
過
，
還
是
被
過
於
專
注
的
大
腦
皮
質

忽
略
了
？
那
陣
子
幾
個
清
晨
，
我
偶
從
窗
間
俯
視
到
樓
下
停
著
計
程
車
，
班
尼
狄
跌
撞
下
了
車
，
然
後
立
在
水
溝
旁

嘔
吐
。
直
到
考
試
前
的
某
日
正
午
，
我
在
公
寓
門
口
遇
見
備
妥
行
囊
的
他
，
說
要
去
中
部
山
區
幾
天
，
目
的
是
研
究

昆
蟲
。

69



．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．

然
後
他
就
消
失
了
，
像
攢
進
土
裡
，
與
我
失
聯
。

　
　
　
　●

高
等
考
試
答
案
公
布
後
，
我
鬆
了
一
口
氣
，
開
始
整
理
房
內
物
件
，
準
備
退
租
。
然
而
班
尼
狄
卻
遲
遲
未
歸
。

八
天
後
，
他
突
然
出
現
，
並
早
我
一
步
搬
出
公
寓
，
說
在
市
郊
找
到
一
份
工
作
，
不
是
教
英
文
。
至
於
是
什
麼

工
作
，
他
沒
說
。
隔
天
，
貨
車
停
在
公
寓
門
口
，
工
人
忙
進
忙
出
，
搬
運
家
具
。

「G
oodb

ye, cicada m
an!

」
我
說
，
要
他
路
上
小
心
，
並
告
訴
他
台
灣
人
很
友
善
，
充
滿
人
情
。

貨
車
開
走
，
班
尼
狄
則
慢
慢
騎
著
他
買
來
的
二
手
機
車
，
像
剛
出
土
的
幼
蟬
，
在
車
水
馬
龍
的
城
裡
攢
動
著
。

貨
車
、
聯
結
車
頻
頻
擦
身
而
過
，
險
象
環
生
，
他
則
邊
騎
邊
鬼
叫
，
好
像
來
到
一
個
從
未
曝
光
的
世
界
。

望
著
他
的
背
影
，
我
想
，
班
尼
狄
或
許
真
的
就
是
一
位cicad

a m
an

，
流
浪
在
一
座
語
言
全
然
陌
生
的
島
嶼
，

對
抗
興
趣
，
尋
找
工
作
。
於
是
他
得
像
隻
蟬
，
生
命
裡
盡
是
蟄
伏
與
破
土
的
交
替
週
期
，
困
頓
總
是
居
多
，
光
亮
總

是
鮮
少
。
但
他
就
是
寧
願
如
此
，
寧
願
蟄
伏
在
失
業
黑
影
裡
，
期
待
下
一
秒
鐘
世
界
展
露
給
他
的
破
土
熱
情
，
如

此
，
生
命
便
有
了
不
滅
的
動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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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
味
十
足�

◎

廖
玉
蕙

題
名
曰
「
蟬
」
，
卻
真
是
「
禪
」
味
十
足
。

作
者
閒
筆
直
書
，
通
篇
文
章
彷
彿
是
偶
然
的
邂
逅
所
引
發
的
隨
興
聯
想
，
實
則
是
觀
察
入
微
、
聯
想
有
據
、
思

考
甚
明
、
裁
剪
得
宜
之
作
。

文
中
的
作
者
、
班
尼
狄
及
班
尼
狄
最
熱
衷
探
索
的
蟬
，
三
者
連
綴
生
發
，
導
引
出
對
生
命
奧
義
的
困
惑
，
並
進

一
步
加
以
推
衍
，
三
足
鼎
立
地
撐
起
哲
理
辨
證
的
架
構
。
蟬
的
十
七
年
蟄
伏
只
為
一
個
生
殖
的
目
的
；
作
者
的
七
年

求
學
、
實
習
最
終
僅
為
八
小
時
的
考
試
；
班
尼
狄
的
長
期
失
業
，
只
期
待
找
到
一
份
合
意
的
工
作
；
而
雪
隧
開
鑿
漫

漫
的
十
五
年
，
就
等
通
車
那
一
剎
那
鎂
光
燈
的
聚
焦
。
作
者
巧
妙
地
將
生
物
知
識
和
人
生
現
象
交
互
類
比
，
舉
重
若

輕
地
完
整
傳
達
出
人
生
追
逐
的
荒
謬
與
無
奈
。

四
段
式
的
結
構
，
由
初
識
而
熟
悉
，
由
細
數
蟬
的
種
種
開
展
至
人
生
的
觀
察
，
由
班
尼
狄
的
視
角
到
作
者
的
延

伸
思
考
，
中
間
穿
插
恍
恍
惚
惚
的
飄
忽
行
蹤
，
若
即
若
離
的
萍
水
交
往
，
終
結
於
兩
人
的
轉
移
職
場
，
雙
雙
自
租
賃

的
公
寓
搬
離
，
節
奏
分
明
，
韻
律
感
十
足
，
作
者
的
寫
作
功
力
，
不
可
小
覷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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